
兒童文學戲劇化的二度想像
以黃翠華編導之《小王子》為例

在表演藝術的教育現場中，透過「改編」兒童

文學作品並將之「戲劇化」是一個相當常見的創作方

式，無論在課堂上、校際比賽上，甚至是公開演出

中，都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

然而，在面對「改編」的同時，其實也反映出兩

種迥然不同的態度，其一是認為「改編」比「原創」

簡單太多了，畢竟既有的地圖已經在經典裡，一切的

角色設定、情節走向，甚至部分的台詞都可以在原著

中得到充足且合法的「支援」，而「戲劇化」所要做的

即是將書中的一切盡可能的搬演出來，並將難以呈現

的部分以「改編」之名加以淡化或是消除，當然，更

可以「戲劇化」為理由，加入許多與故事無關的表演

與個人／集體創意。

而另一種態度便謹慎得多了，他們認為「戲劇

化」的目的是讓原著的精神與思想能成為一種可體驗

的表演藝術，這一種「忠於原著」的態度，使得他們

在創作時，深入地研究原著，並嘗試用戲劇化的不

同手法，儘量做到飽滿的「思想傳遞」與「情緒渲

染」，換言之，原著對他們來說具有一種無上權威的

地位，導致一切的表現形式，都必須承載原著的內涵

才得以被接受、被承認。

關於以上的兩種態度，筆者在不同的師資培訓課

堂中都接觸不少，也在與之交流討論中，發現這兩種

態度所共同忽視的關鍵，不可否認的，這兩種態度是

相當的極端，一邊是將原著當藉口、一邊是將經典當

權威，但無論是哪一種態度，其實都共同認為：「戲

劇化其實是一種形式的翻譯／移植」。

由此來看，無論是哪一種態度，「戲劇」永遠服

務著小說文本，而不是一個本體自足的表演形式，這

其實已經牽涉到一個更深層的創作立場，便是「意

念」與「形式」在結構上應起著什麼樣的關係？簡單

的說，不同的藝術形式，其實各有其善於呈現的意念

表徵，適合戲劇來表現的內容，不見得適合音樂；適

合小說來反映的，不見得適合舞蹈，因此，在過去有

許多形式移植的表演，最後常會大量仰賴節目單的詳

細解說或事先導覽，才能讓觀眾得以享受其形式移轉

中所富含的巧思，如美國著名指揮家與作曲家伯恩斯

坦（Leonard Bernstein）曾以貝多芬的第六號交響曲

「田園」，以及理查史特勞斯（Richard Georg Strauss）

的交響詩「唐吉柯德」為例，他認為如果抽掉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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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戲劇化的二度想像
以黃翠華編導之《小王子》為例

文字描述或是對原著故事的理解，觀眾單靠聽覺，根

本辨認不出這音樂到底是「指涉」什麼內容，而事實

上，對好的音樂作品而言，那些內容其實一點也不重

要，畢竟伯恩斯坦認為：音樂形式應該以音樂的態度

來欣賞。

承繼著以上的看法，筆者亦是認為戲劇形式已有

著其既有的表現範疇，無論是原創還是改編，都要回

到戲劇特有的性格來進行發展，而戲劇形式的主要特

徵，若以亞里斯多德在其戲劇理論《詩學》中的觀察

來歸納，其藝術特質其實是在於呈現／模仿一個有因

果邏輯並前後呼應的「戲劇動作」，以藉此來反映出

經驗現象內的內在規律。

為什麼是「戲劇動作」呢？可以這麼理解，亞

里斯多德其實是把科學的方法置放到文藝美學的

領域中來使用，亞里斯多德認為，任何我們所經驗

到的事物，乃是一個真實的存在（這有別於他的老

師柏拉圖所認為那「經驗世界是理型世界的影子」

這樣的看法），而真實存在的背後，必有其「內在

規律」或內因。因此，藝術家所模仿的自然，並不

是如柏拉圖所認為那抄襲自然的外形（現象）而

已，而是要模擬出現象（現實世界）背後所具有

的「必然性」、「普遍性」，亦即是它的內在本質與

內在規律。簡單的說，亦即是提供事物發展潛能的

「因果律」。

「戲劇動作」的觀念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被建立

的，因為「必然性」和「普遍性」是事物發展的邏

輯，這樣的「內在邏輯」必須要在「發展」中才能被

人所認識，因此，對人或事件的「靜態模擬」並不能

展現出這樣的規律（比如繪畫），尤其是在戲劇中，

只有透過一連串有系統的「行動」，才能揭示人物事

件背後那「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意義；換言之，

為了發揮出「內在邏輯」所呈現的因果關係，所模擬

的自然必須是富「發展性」的對象，才能看出「內在

邏輯」的整體運作，這即是亞里斯多德一再提及模擬

一個「完整動作」的思想基礎。

而在戲劇創作之中，事件的組合便是為了具現其

「內在邏輯」，而「戲劇動作」即是表現「內在邏輯」

的動態發展，為戲劇的各元素提供一個理想的秩序，

以使觀眾能認知到事物背後的本質與規律，因為有戲

劇動作的定義，亞里斯多德對於戲劇才有「完整結構

統一性」的概念，也就是說，形式上的有機性與整體

性，其實就是以必然和蓋然的內在邏輯為基準的統一

體，其所有元素的組合都不能脫離這內在邏輯的一致

性，自然，也不能容許偶然和不合理的成分摻雜於

內。

由這一個基礎來出發，戲劇化的改編並不是一

種形式的翻譯，而是在原著中找到一個適合在戲劇形

式表現的「主題」，進而透過角色的動作過程來加以

發揮，進而開展出一個富普遍性與參考性的「內在邏

輯」；由此嚴密的文化底蘊反觀「改編」的行為，這

當然是超脫於「翻譯」的範圍之外，或者可以這麼

說，原著成為一個豐富的意義庫，劇作家在其中尋找

足以與其藝術直覺密契的主題，進而「戲劇化」為另

一個富有戲劇性格的作品，可以這麼說，這其實是一

種劇作家根源自原著的二度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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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義之下的「戲劇化」作品，在專業兒童

劇團的演出中其實不乏佳作，如在 102年 8月底，筆

者在文山小劇場所觀賞那由九歌兒童劇團黃翠華導演

所編導的《小王子》，即是一個以戲劇本體思考的優

良「改編」作品，黃翠華很技巧的迴避任何可能照本

宣科的陷阱，並目標明確地鎖定「幸福為何？」的主

題，透過「小王子」這個角色來開展一連串對於「什

麼是幸福？」的探索行動，並希望在眾多的現象之

中，呈現出一個「實現幸福」的內在邏輯來。

其實《小王子》原著裡面所涵蓋的主題甚多，為

什麼有關於「幸福」這個主題會成為黃翠華「二度想

像」的發展核心呢？這其實與黃翠華這幾年的社會關

懷有很深切的關係，雖然她所屬的《九歌兒童劇團》

的公開演出以大戲為主，但是黃翠華在其意識中一直

認為，與孩子拉近距離，並且以戲劇當作一種深度溝

通的形式，能夠更貼近其柔軟的心靈與純真的天性，

而在 101年，她進行了一個名為〈幸福家家遊〉計

畫，這計畫便是由她將戲劇帶入寄養家庭中，親自去

面對這些孩子，並運用戲劇手法，使他們有能力（或

空間）能表達自己心中最在意的念想，而在這一段時

期中，黃翠華發現，這些孩子的內在不斷浮現著對

於「幸福」的想像、期待與企求，然而，卻不敢於行

動⋯⋯

這個專案的體會，促成黃翠華對《小王子》的

「改編」有了一個使之「戲劇化」的「主題」，這個發

想也使得原著這個「意義庫」有了重新再創作的基

礎，使之在「戲劇動作」上，將「小王子」的形象重

新定調為「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那探索幸福理想的內

在渴望」。

為此，在創作上當然就必須進行必要的結構性工

程，如前所述，一切都要由核心主題出發，才能有效

的結構戲劇的各種要素，因此，黃翠華在改編上必須

將無關於「幸福」的內容進行果決的刪減，比如說，

在《小王子》原著中，原本有顯著的「愛情」主題，

分別由小王子星球上的「玫瑰」與地球上的「狐狸」

象徵一種愛情觀的轉變，但由於這和「幸福」的主題

有太大的距離，況且和黃翠華心目中的兒童成長歷

程較無關係，因此，「玫瑰」的戲份便整塊刪去（僅

「玫瑰」的形象畫在背景上，成為一種寫景的裝飾），

而不予過多的著墨。

然而，刪去「玫瑰」卻引起一個重要的戲劇問

題，那就是必須重設「小王子」啟動旅程（離開星

球）的動機，因為按照原著的敘述，「玫瑰」和「小

王子」之間，其實有著一種緊張的「愛情政治」關

係，亦即「玫瑰」用著一種情緒勒索的方式，讓「小

王子」處在恐懼感、罪惡感，以及過度的責任感中，

不斷的奉獻自己的愛，直到「小王子」的情感被透支

了，而產生想要離開的意圖；顯然的，這樣的動機

是不符合改編的「主題」，於是黃翠華重設了動機，

將本來以負面情緒出發的理由，轉向一個符合她在

1　自戀王：幸福！看我的表演就是一種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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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現場觀察到的兒童意圖，也就是對於「意義的探

求」，尤其在一成不變的生活中，想透過一個旅程去

認識世界，並發展自己認知上的可能性，因此「小王

子」離開星球的理由，便是在平凡生活中其內心所發

出的提問，也就是想去確定：「幸福是什麼？」，由

此，「小王子」的旅程由「消極的逃避」轉化成「積

極的探索」，這使得接下來的旅程，並非原著中的現

實與純真的對立，而是一種生命經驗的擴展，進而成

為台灣兒童在成長中探索價值問題的戲劇性隱喻。

既然「小王子」的面貌意圖直接反映著台灣兒童

的處境，因此對於「幸福」的討論，便根植在台灣社

會的現象上來思考，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原著中「小王

子」去了六個星球，但經改編之後，只留下了兩個星

球，當然，除了黃翠華並不打算處理原著中大人與小

孩價值觀對立的主題之外，更因為這兩個星球對於此

時此地孩子的經驗世界有極大的指涉性。以下筆者將

逐步對本劇的「二度想像」進行簡單的分析。

「小王子」旅行的第一個星球是「自戀王」的星

球（在原著中是第二個拜訪的星球），此人以受他人

仰慕與否為個人價值根據，因此他積極的進行各種表

演以博得掌聲，同時顯耀出虛浮的快樂，這引起「小

王子」對他的提問，其對話如下（圖 1）：

小王子：  你看起來這麼快樂，那你一定知道幸福是什

麼？幸福在哪裡？我想找它。

自戀王： 幸福！看我的表演就是一種幸福啊！ 1

首先，這一段對話在原著中是沒發生過的，「小

王子」在原著中是起著一個觀察者的姿態，但是在劇

本中，他卻成為一個有目標的提問者，換言之，黃翠

華只是在原著中援用角色性格的設定，但這只是一個

發展基礎，其目的是讓這兩個風格迥異的角色進行一

個「幸福為何？」的意義辯證。

關於「何為幸福？」，「自戀王」的回應很簡單，

他認為「幸福」就是看他的表演，簡單、明確，且毫

不懷疑的；然而，這對「小王子」來說，卻無法直接

接受，因為在其經驗事實中，極度缺乏真實性，很直

接的，因為他看了「自戀王」的表演後絲毫沒感受到

任何幸福感，如下所述（圖 2）：

自戀王：  哈哈哈⋯⋯怎麼樣，是不是很幸福呀！請大

家再給我點掌聲⋯⋯

小王子：  ⋯⋯我是可以給你掌聲，可是我沒有感覺到

幸福啊？！

自戀王：  那一定是你看的還不夠，看來我要使出我的

十成功力了！ 

這一段的戲劇表現透露出一種為孩子代言的示

範，並呈現一種鼓勵實證的態度，首先回到「自戀

王」的構句來看，他說：「幸福！看我的表演就是一

種幸福啊！」這句話其實使用了一種 A＝ B的結構

來陳述，嚴格說來，這也是一種最容易創造意識形態

的句型，比如說「好孩子就是⋯⋯」，或是「勇敢就

是⋯⋯」，更可能是：「愛就是⋯⋯」等等，亦即用一

2　小王子：……我是可以給你掌聲，可是我沒有感覺到幸福啊？！ 3　 大國王：因為聽我的命令，就不用動大腦，不用動腦，就不用思考，不
用思考，就沒有煩惱，沒有煩惱，就幸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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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簡單的行動指示和一個價值用詞強行連結，來達成

一種簡化的行動指引；一般來說，孩子們遇到大人這

麼「定義」事物，不是直接憑著信任認同，以此來建

構自己的認知或是感受，不然就是不知道怎麼回應

與質疑，只好沈默接受。然而在本劇中，「小王子」

的態度卻表現為一個追求自我人格完整的實證主義

者，他在看了「自戀王」的表演之後，心中沒有感受

到「幸福」，即便願意禮貌的給予掌聲，仍不願妥協

於「自戀王」的強勢影響，而帶著自己的疑惑，繼續

到另一個星球去尋找答案。

第二個星球是「大國王星球」，在原著中，這個

星球的國王是一位透過使役他人來定位自己優越存在

的角色，但是在本劇中，黃翠華進一步的將之變成一

位更為露骨的意識形態狂，因此當「小王子」同樣問

「大國王」什麼是幸福時，「大國王」便當下運用意識

形態來試圖體制化他（圖 3）：

大國王：  幸福！很簡單呀！你現在就找到了。在我的

「大國王星球」，服從我的命令，就是幸福。

小王子： 為什麼？

大國王：  因為聽我的命令，就不用動大腦，不用動

腦，就不用思考，不用思考，就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就幸福啦！ 

「大國王」在此更勝一籌的提出其綿密的獨裁者邏

輯，他不只是 A＝ B這麼簡單，甚至運用了三段論來

意圖說服「小王子」認同他的政權，使他的獨裁更顯

得合法與正當，他的話可以分解成以下的邏輯：

1. 因為有「煩惱」，所以人不「幸福」。

2. 「服從命令／不思考」等於沒「煩惱」。

3. 「服從命令／不思考」等於「幸福」。

當然，對於誠實與實證的「小王子」即便不能區

分邏輯是否有盲點，但是對純真的心靈來說，是否幸

福是可以由體驗來確定的，因此，「小王子」同樣不

顧國王的命令，瀟灑的離開而來到地球。

在更深的意義上來看，這兩個星球除了指涉一

種以意識形態取代實際體驗的虛假之外，更重要的還

強調了一個更深的認知陷阱，那就是「幸福是有條件

的！」這一個認知陷阱不止是一種戲劇世界的困境，

更是直接具現在台灣兒童的經驗世界中，所以，黃翠

華在這兩個星球之後，相當露骨直白的將這套邏輯

反映在地球人的生活上（這在原著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當「小王子」對地球人提出問題的同時，地球人

無論是什麼角色，都表現出服膺於這種有條件、烏托

邦式（寄望未來）的幸福觀，如劇中「爸爸」和「學

生」的論述：

4　爸爸：我加班是為了要讓我的孩子過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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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我加班是為了要讓我的孩子過更好的生活！

有了更好的生活之後，就可以讓我的孩子過

更好更好的生活，有了有更好更好的生活之

後呢，就可以讓我的孩子的孩子過更好更好

更好的生活啊！（圖 4）

學生：  因為我考了高中才能考大學，考了大學才能

考國外的碩士，考了國外的碩士，才能考國

外的博士，然後回國考高考、普考、特考、

檢定考！（圖 5）

在這樣的邏輯之下，幸福變成是一個條件累積的

歷程，在這些條件沒有達成之下，人是沒有幸福感可

言，這便就是黃翠華在與孩子第一線接觸上所意識到

的困境，而且若不明辨清楚，這樣的困境其實是被現

有的體制鼓勵的，因此，在劇中，黃翠華便重新賦予

「狐狸」以成為一個明辨者的角色，相對於原著，「狐

狸」的意義在於揭示愛情中「馴化」的密契關係；但

在本劇中，卻變成一個無條件友誼關係的象徵，為了

呈現這一個內在邏輯，黃翠華讓「狐狸」出現兩次來

表現「小王子」在觀念上的發展，在第一次出現時，

「小王子」迷惑於這種有條件的意識形態，使之面對

「狐狸」友誼的邀請時，他卻反問：「那你可以給我幸

福嗎？」，結果這種交易心態傷了「狐狸」的心，「狐

狸」離開前跟「小王子」說：「如果你的幸福是要用

條件來交換的話，那你可能這輩子，都沒有機會找到

真正的幸福哦！」。（圖 6）

而到了第二次之前，「小王子」經歷了眾多的例

子之後，有了意識上的轉變，同時，黃翠華也邀請台

下的兒童上台，說出自己認為的「幸福」是什麼？

（圖 7）

有趣的是，孩子們最直接的回答都不是一種條件

交換的、意識形態式的定義，而是一種對於深刻關係

與信任互動的內在渴望，之後，在劇本結束前，便讓

「狐狸」將這樣的寓意分享出來（圖 8）：

小王子：   小狐狸，你為什麼要給我麥穗呢？

小狐狸：  你看那片金黃色的麥田，（△小狐狸、小王

子站到麥田上）那是我住的地方。金黃色的

麥田很美，但是在還沒認識你，和你做朋友

以前，對我來說一點意義也沒有。

小王子： 那現在呢？

小狐狸： 現在和以後，只要我看到金黃色的麥穗，就

會想到你這個有金黃色頭髮的朋友－小王子。

小王子：  小狐狸∼那以後我只要看到天上的星星，就

會想起你明亮的大眼睛。星星對我來說，也

有了不同的意義。

5　 學生：因為我考了高中才能考大學，考了大學才
能考國外的碩士……然後回國考高考、普考、特
考、檢定考！

6　 小狐狸：如果你的幸福是要用條件來交換的話，那 
你可能這輩子，都沒有機會找到真正的幸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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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坐在麥田上，小狐狸將小王子包圍。

小狐狸：  小王子，我的尾巴溫暖嗎？

小王子：  好溫暖哦！跟小朋友的擁抱一樣，現在，

我覺得好幸福哦！

在此，黃翠華很精確的看到《小王子》中所寓意

的那種世界觀的細膩處，也很順利的體現出孩子對於

幸福感的價值參考點，使之在「狐狸」與「小王子」

的對話中，呈現出幸福的發生並不在於一種外在條件

的累積或是一種體制式的未來允諾，相反的，乃是一

種當下心靈的依託，進而由內在的接納而轉化外在現

實的意義，使原來無意義的麥田（景物）統攝到心靈

成為對於朋友的念想。

最後，針對黃翠華在「戲劇化」的實踐上，可以

很明顯看到，原著的內容成為一個「二度想像」極佳

施力點，讓她身處的環境與社會的現象，透過原著而

有一種深透的洞察，然而，更重要的是，黃翠華同時

很明確掌握到戲劇形式的主要性格，讓其洞察得以成

為一種具發展性的情節，使環境中那具宰制力卻又隱

而未現的體制意識，在本劇中得以通透的顯露出來，

同時運用角色的意識發展，將其長期在台灣孩子身上

看到的心靈實相，豐富、鮮明，且前後呼應的方式，

堆疊成一個立體、深刻，且有溫度的「小王子」演出。

7　 現場邀請兒童觀眾上台分享自己對「幸福」的定義，並與劇中角色互動。

8　 小王子：小狐狸～那以後我只要看到天上的星星，就會想起你明亮的大
眼睛。星星對我來說，也有了不同的意義。

注釋

1　本文的劇本與劇照引用皆由《九歌兒童劇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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